
关 月

解意怜君

内容简介

她是江湖中人人称道的女神医，

妙手回春，温柔善良，

一心想救尽天下人，

但从未想过，

她的慈悲，

竟会为心上人招来杀机。

当她发现，

纵使她救得了天下苍生，

却独独救不回自己最心爱的人时，

再也无法确定，

她一直坚持着的信念，

到底是对是错⋯⋯

流星族休闲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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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关摇月
解意怜君

员
屋漏偏逢连夜雨。

一袭蓝衫的青年苦起俊脸，斜眼睨着前后左右荒凉

的山郊野景，差点儿落下辛酸的男儿泪。

他家的房顶是没有破洞啦，可是离家在外，很命苦

地错过宿头，流落在这前不见人烟、后难寻房舍的荒郊

野岭，眼看就要露宿山间，他以为自己已经惨到家了，哪

想得到老天爷居然也选在今天使性子，竟在这个节骨眼

上把积了一季的怨气倾腔而出。

豆大的雨点毫不留情，噼噼啪啪，将他与山间的大

树一视同仁，浇成落汤鸡。

雨横风狂三月暮。

据他一路行来的所见所闻，最近的一个村落就是他

中午歇脚的谢家村，他如果想回头避雨，还不如原地立

正等龙王爷打道回府来得快些。回头望一眼山下被风

吹得张牙舞爪的枝桠，指点着他之前经过的数十里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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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烟的蜿蜒山路，他快快打消走回头路的念头，抬头看

了看眼前暗沉沉的小径，吞了口口水，自我安慰兼打气，

“也许过了山头，便能看见人家，不但可以讨口热水，还

能睡到干净的床铺呢。”

呵呵呵，真美好哦。口水擦一擦，努力爬山。

他抹一把脸上的雨水，轻盈的步履踩着脚下泥泞的

山路，健步如飞，一点都不吃力，心底却把害得他如此狼

狈的始作俑者结结实实地埋怨了一通。

话说他容劼，从小起便是个爹不亲、娘不爱的苦命

孩子，狠心的阿爹在他刚学会走路时便将他踢出家门，

让他饱受师父及一众师兄的欺压蹂躏。好不容易艺成

下山，他大人有大量地不计较爹娘当年的绝情，第一时

间回家去让他们看看儿子长大了以后到底有多帅，没想

到在家里吃香的、喝辣的、醉生梦死的舒坦日子还没过

足一个月，恶毒的老父亲便寻了个碴又把他给撵出来

了。

“这回办完事回家后，一定要记得偷偷问一下阿娘

我到底是不是他们的儿子，还是从什么地方捡回去的。”

他叨念着，整整背上以油布包裹得十分妥善的包

袱，非常怀疑自己的血缘。

“从家里到‘寻日山庄’，少说也有上千里路，居然不

许我乘船坐车骑马，说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

正好出门历练一下；又什么亲自步行千里，为周老庄主

贺寿才见诚意，拿我当三岁小孩骗。明说要虐待我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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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

呜，他是受虐儿，好可怜哦。

脸上找不出半丝沧桑的青年朝阴沉的天空皱皱鼻

子，站在山顶透过绵密的雨帘往下望，比常人锐利了十

倍以上的眼睛瞄见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画檐飞角，俊朗的

面容扭成菜肉包，讷讷吐出该建筑的名称：“山神庙？”

山神庙他也不太嫌啦，可是借着庙宇中隐约的火

光，他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倾倒了一半的墙柱与残缺的

屋顶，凭借这般落魄的背景推想，这座神仙居所的门面

也完整不到哪里去，他刚刚想望的热水暖炕，可是全成

幻影了。

“没事没事，山神庙就山神庙吧，至少有个避雨的地

方。何况里头还有火光，正好可以跟人借个火，取取暖，

烘烘身上的衣服，也算不错啦。”

聊胜于无，聊胜于无。

做好完善的心理建设，乐天主义者的脚步加快，靠

近山神老爷破败成乞丐窝的府第。

绕到正门，轻飘飘的身躯感受到正殿内的暖意，陶

陶然咧开嘴，来不及笑出得救的喜悦，搜索的视线撞上

入眼的人，容劼张了张唇，笑意僵化，脚上陡然坠上千斤

重铅。

对方俯着身子，正在将一旁被淋湿的木柴叠成“井”

字形放在火堆旁烘干，听到脚步声，扬眸张望，对上他不

及移开的眼，才站直了身子，泛开柔和的笑，“这位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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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雨大，天气严寒，若不介意的话，请进来一起取暖。”

“这位兄台”有点失措地搔了下头，鸡婆的个性顿时

发作，“姑娘，介意的人应该是你才对。深夜荒山，孤男

寡女，怎么看都是很危险的场景。你再这样毫无戒心地

对人示好，更易遇上歹人⋯⋯”

呜⋯⋯为什么她不会也是位“兄台”呢？

虽然对方身穿淡青长衫，头戴文士巾，打扮得十分

齐整，可是那张娇柔得似可掐出水来的芙蓉玉面毫无疑

问是属于姑娘家的，更不用说她的乔装技术破绽百出：

耳上的耳环痕，光洁且没有半点突出的喉部，以及，婀娜

窈窕的动人曲线———无不昭示着她的性别。

有眼的人都看得出，她非但是个小娘子，并且还是

位标致之极的美人儿。

深山破庙，弱女子惨遇匪徒求救无门的场景立刻浮

上脑海，容劼忧心忡忡，暗暗为这不知世途险恶的女子

捏一把汗。

今日路过的若不是他，而换上个见色起意的恶徒，

这位姑娘的境况便堪虑了。

早知道自己的改装起不了半星遮瞒作用的女子毫

不讶异自己真实身份被人识破，拍拍手上的木屑，清柔

的声音软软打断他的臆想，她温声道：“多谢兄台提点，

奴家自会小心了。外面风大，先进来避避吧。”

盈盈柔婉的秋水浅浅扫过他湿透的儒袍、湿答答地

滴着水的发，以及因畏寒而微微下垂的唇线，她柳眉轻

·４·



蹙，柔声道：“公子可带有替换的衣衫？”

容劼怔了怔，打量着足足矮了自己一个头的苗条身

形，诧然道：“有是有，只怕不合姑娘的身吧。”

而且，男女有别，女孩家怎可随随便便地乱穿外人

的衣服。

知他会错意，女子抿唇浅笑，道：“既然有，公子在火

堆旁换上干衣吧，若是着了凉，可就不好了。奴家先到

后面避避，公子换好了，唤一声，奴家再出来。”

含着笑意的眼轻瞥一眼自发现她是女子便停在殿

外不敢擅进一步的守礼男子，她微微一福，娉婷香躯转

向神像之后的屏风，隐起行迹。

行走江湖多年，她游遍天下，阅人无数，自然辨得出

什么人是仁人君子，什么人又心怀叵测。

眼前这男子，虽然满身狼狈，却是一脸正气。观人

观其眼而知其心，那一双眼纯朴天真，毫无杂质，正可见

心无杂念，更没藏什么见不得人的邪思。

何况，她这一身打扮有悖常礼，又不似一般女子般

戴上面纱帷幕，显见并非什么闺阁弱质，而他无一点轻

鄙之色，依然谨守男女大防，更可见心怀坦荡，泱泱大

度。

浑不知自己轻易博得他人好感，容劼傻眼望着娇弱

佳人面不改色地嘱他“更衣”，虽然她随即转入屏风之

后，他还是不敢放肆，犹豫了一下，终于接受她的好意，

走进殿中，靠近暖洋洋的火堆，快手快脚换上干净的外

·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袍，再将湿透了的长袍晾在窗边的木架上。

可不是他小人地怀疑人家姑娘会偷看，只是，仅隔

了这薄薄的一层板，要他大大方方地宽衣解带，连内衣

都换下来，他是打死也做不出来的。

反正这是很暖和，他又很壮，两件湿衣服而已嘛，他

内外夹攻，一会儿就“烘”干了。

眼前这局面，已经很暧昧了，他若再不留心，万一又

来了什么人，这位姑娘的清誉可就被他毁了。

系好腰带，他抬头看见屏风，道：“在下换好了。”一

直不敢看往那边的目光接触到放在神几上的青竹药箱，

他张大嘴，瞪着闻言从暗处走出来的女子，结巴道：“欧

⋯⋯欧阳⋯⋯”

初见时，他便该想到女子的身份才对。

“布衣文衫，青竹药箱，男子装扮，女儿妖媚。”

这样奇异的一身装扮，所说的，正是一位卓尔出群

的女子。

武林中也有不少行侠仗义的侠女，可是能令放肆恣

行如丐帮帮主宋重华，修心严谨如少林方丈元照大师，

飘然超脱如武当掌门广宁道长，乃至君临天下的当今皇

上皆交口称赞、为之折服的，只有一个人。

十五岁行医江湖，踪迹遍及中原，济世活人，妙手回

春，承其恩泽者恒河沙数。生死人，肉白骨，时人谓之以

华佗再世、扁鹊重生亦不过如是。

欧阳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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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装女子端袖裣衽，盈盈施礼，“小女子欧阳子夜，

敢问公子如何称呼？”

吓！容劼后退一步，不敢置信地看着师兄们口中神

仙般的传奇人物活色生香地站在面前，他手足无措，“你

你你⋯⋯我我我⋯⋯鄙姓容，单名劼，欧阳小姐叫我容

劼便是了，在下可当不起‘公子’二字。”

天哪，地呀，他竟然和欧阳子夜共处一室耶。此生

无憾，此生无憾了。

欧阳子夜嫣然浅笑，看他手足并用地在地上划出自

己的大名，毕恭毕敬地垂手侧立，一副静候吩咐的架势。

自成名以来，听到她的名字便肃然起敬的人不少，

崇拜她到要追随她行医、甘愿为仆的她也见过，眼前这

男子“你想叫我做什么都成”的样子仍是逗笑了她。

这个容劼，她记下了。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

欧阳子夜踏出殿门，清灵的美眸望见山间零落的残

红，轻声喟叹。

昨日白昼上山，满山桃树缤纷，繁花似锦，一夜骤

雨，落红无数，透出无比的寂寥之意。但教她锁眉的，却

是雨后难行的山路。

紧了紧脚上特制的登山靴，她苦笑着暗想这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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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要报销了，回首望了眼悄无声息的大殿，悄然离去。

昨夜，发现容劼拘礼得连身上湿透的内衫都不曾换

下，她在火中加了一块兼有安神驱寒功效的“青合香”，

除了让他免受风寒之外，也让他一夜好眠，免得因有她

在一旁而束手束脚连眼都不敢闭。

等他醒来，大概是半个时辰之后的事了。

还好因为半山腰上有这间山神庙，所以一条略略平

整的条石路直通山下，庙败落了，路却没有坏，减少了许

多行路之苦。

路边绿草茵茵，亦有不少可以入药。但她只是含笑

看着，欣喜于这些草药长势甚旺，不曾弯腰采取。

虽然她不是很了解这一带居民分布的情形，可是山

上既有神庙，不远处必有人家。百姓耕作不易，常有人

上山采药贴补家用。她若随意采摘，不咎断人生路。

正如她行医，不治寻常病症，不诊豪门富户，救助

的，往往是无钱问医的贫寒人家，或是群医束手的疑难

杂症，以免砸人饭碗。而她不在同一地逗留过久，也正

是为此。

她上山采药，常寻深野峭岭、人迹罕至之处，一来这

些地方常有难得的珍草，二来也是因为寻常百姓到不了

那里。

此番上山，是因为在山下听一位老伯谈及他曾见过

的一株异草极似她欲寻的焚兰紫芝，可惜她花了十天时

间，找到老伯所说的山头，才发现那株草只是形似，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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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真正的焚兰紫芝却是相去千里。

看来只好到落霞山上去等那株芝草果熟了。

三年多前她为“寻日山庄”的女主人叶纤琼解去碧

玉莞花花毒时，曾经过山庄附近的落霞峰。其峰山势险

峻，危崖千尺，可是在那绝壁之巅，却长了一株千载难求

的焚兰紫芝。

焚兰紫芝，生于千年兰草，菌盖如雪，叶厚而多汁，

吸淬兰精月华，长至百岁，兰必枯竭而亡，而后开花，千

日果熟，色作玄紫，可解奇毒。

当时那株紫芝蓓蕾初绽，她虽见猎心喜，也不敢妄

加移植。盖因此时的芝草正是最最娇弱之时，一旦动

根，在十息之内便会干枯萎落，变成一棵凡木。故虽然

可惜，她也只好先放过了。

之后她游医各地，虽记得这件事，也并非十分在意。

因焚兰紫芝与一般灵芝仙草不同，一不能延年益寿，二

不能药医百病，惟一的功效，是解冰青木罔的剧毒。在

冰青木罔也是稀少得让人以为它不存在的情况下，焚兰

紫芝的药用价值，也就低至虚无了。

一个月前，她应当年武林中的第一大世家当家慕容

仪之请，为她的夫婿萧礼德及其子慕容寒城看诊。那二

人皆神志全失，昏迷不醒，身如枯木，冰冷僵直，而其眉

间都现出一丝青痕，其症状与中了冰青木罔之毒的症状

分毫不差。她用药护住二人心脉，暂保其性命之后，便

决定来寻焚兰紫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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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日子，落霞峰上那株芝草，再过两个月多便果

熟了。她如今赶去，仍是绰绰有余。

婉拒慕容家护送她至落霞峰的好意，是因为担心时

日相隔，那株紫芝万一被野兽误食，或被山人错采，故她

轻身简行，想沿路看看会否有另一株焚兰紫芝。不过如

今看来，是太过奢求了。那样的异草，一株已是天缘巧

成，想有第二株，无异痴心妄想。

她还是也到落霞峰上，和慕容世家的人一起守着那

株芝草好了。

撩起长衫下摆，她小心跨过两块已松动的台阶，抬

眼望见山下寒星的木屋瓦舍，不禁浮起淡淡的笑意。

见到人家了。

温柔含笑的眸微微眨动，因眼前突现的奇景而停

滞，怔然凝注，无言以对。

“此、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要想从此

过，留下买路钱⋯⋯嗯，是留下买路财。”

如释重负地背完古今强盗通用的开场白，从草丛中

跃出的剪径小贼紧张地你推我搡，好一会才排好队形。

一、二、三。

三个“大盗”依照高矮顺序排列，一号矮个子抖索着

手中的柴刀，颤颤指向受害人。

“把⋯⋯身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咦，女的？”

欧阳子夜浓长羽睫轻眨，有些无辜地看着像是对她

的性别很有意见的强盗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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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他们就会不抢了吗？

矮个子转头，和两个同伴叽叽喳喳探讨了一下，回

身再次抖着手举起柴刀，以比刚刚和善了一点的口吻

道：“姑娘，你不用害怕。我们只要银两，不会对你乱来

的，你把钱给我们，我们就放你走。”他们可是有操守的

强盗，不会做伤天害理的勾当。

欧阳子夜弯起柔美的唇瓣，溢出清甜的笑容，从容

且有礼，“这位爷，刚才您说的话，奴家有些不明白，可否

容奴家问个问题？”

矮个子呆了呆，显然不习惯受害者不但没有尖叫昏

倒，反而还笑得如此可人，他搔了搔头，又转向身后的合

伙人。

二号胖子瞪一眼没用的同伴，瞪着欧阳子夜，努力

撑起凶神恶煞的表情，“说！”

简单明了一个字，掷地有声，气魄非凡。

欧阳子夜指向两边郁郁葱葱的灌木丛及杂草地，问

得好生疑惑：“方才听闻各位言道‘此树是我栽’，请问各

位，树在何处？”

呵，这样和气的强盗，她还是平生首见呢。

她孤身行走江湖近五载，什么阵势没见过，江湖巨

盗她都不放在眼中，何况眼前几个小小毛贼。

看在他们天良未泯，落草为寇也许另有隐衷，她就

与之周旋一下好了。

胖子张大了嘴，与求救地又回头看他的矮个子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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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相觑之际，三号壮汉恼羞成怒，喝道：“跟她嗦什
么？少废话，识相的，就快把身上的钱交出来，不然，老

子可要不客气了。”虎虎生威地抡起手上的斧头，吓得队

伍前的胖子与矮个子连忙避到他的左手边。

一、二、三。

很整齐的，仍是矮个子最左边，胖子居中，壮汉最

右。

连手中的“兵器”，也像是根据各人的身形选定，分

别为柴刀、铁锹、斧头。

这些东西，该不会是他们从自家柴房拿来的吧？

掠过他们褴褛的衣衫，大致猜出他们的身份，欧阳

子夜眼神微黯，解下腰际的钱袋，柔声道：“我这里有五

十两纹银，三位大哥拿四十两去，留十两给小女子做盘

缠，行吗？”

这一带土地贫瘠，收成有限，纵使当今天子轻徭减

赋，百姓依然入不敷出，拦路行抢，也是其情可悯。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真是看不下去了。

清朗的男声自她身后半人高的草丛中响起，“你有

没有搞错啊？居然和强盗讨价还价？”不知死活。

他醒得真早呢。

欧阳子夜微讶，迎上不知何时藏身草中的男子，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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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容公子。”

一脸不苟同的容劼点点头，算打过招呼，大炮轰向

强盗三人组，“还有你们，什么不好做跑来做强盗，律法

明令，‘匪盗之流，未伤人者，杖三十，流放三千里，役十

年，伤人未危及性命者，杖一百，终身监禁，杀人者，不论

是否失手误杀，斩立决。’你们嫌命长啦？”

真要占山为王也就罢了，明明怕得要死，还敢逞强。

今天若遇上几个大汉，早一人一拳拉去见官了。那时

候，他们家里更是雪上加霜，惨到最高点。

笨匪三人组眼见到手的银两“咻”地飞走，暗自捶胸

不已，挥挥手上的家伙，指着半路杀出的程咬金，虚张声

势，“你、你是什么人？”

“程咬金”很文明地拱手作揖，露出灿烂的笑容道：

“在下容劼，这厢有礼了。”刷地拉下脸来，无视于寒光闪

闪、刚刚磨利的刀刃，毫不客气地“咚、咚、咚”一人一个

响头敲过去，教训道：“而且，你们爹妈没有教你们吗？

天底下什么人都可以抢，只有大夫和教书先生不能抢，

医者父母心，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抢这两种人，等于是

抢父母，简直大逆不道，你们不怕天打雷劈啊？”

觉得他说的话有点怪又好像很有道理的笨匪们摸

着快被他敲晕的大头，不服地道：“我们又没抢到大夫和

教书先生。”

这里并非交通要道，行人稀少，他们守了一天半，饿

得手软脚软，这才刚刚开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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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长相漂亮得有点过头的书生是挺像教书先生

啦，训起人来一套一套的，可是他们还来不及说要抢他

呢。

容劼皱起剑眉，屈指加大力度重重敲敲斗胆顶嘴的

肥肥笨匪，斥道：“还狡辩。这位姑娘背着药箱，你们没

长眼啊？”

矮个子气势不足地抗议道：“她一没拿布幌，二没戴

医士冠，而且还是个女子，谁想得到她是大夫呀？”

而且，他也看不出她身后那个碧绿色的玉盒子竟然

会是药箱啊。

本朝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行特定式样，

限制严格。医卦之士，皆具冠带；香铺裹香人，顶帽披

背；质库掌事，着皂衫角带不顶帽；诸公人、庶人、商贾、

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

甚至琐细的乞丐亦有指定规格的服饰。务求一目了然，

一眼便可从衣着推断其身份。

可是因女子多藏于深闺，抛头露面者几稀，更不曾

有女子操执百业的情况，上述规定皆针对男服而言，女

服仅分后妃、命妇、一般民妇几种，所以很明显，这位姑

娘既不是什么贵妃娘娘，也不是哪家的官太太，再多他

就看不出来了。

觉得自己被骂得很冤的笨匪三人组敢怒不敢言，望

向欧阳子夜的目光却都有了乞怜之色，“姑娘当真是位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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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容劼出现后便苦无发言机会的欧阳子夜点点头，

问道：“可是府上什么人身体有恙？大哥若信得过奴家，

便让奴家前去一试可好？”

矮个子连连颔首，感激得无以复加，“不止我们三个

家里，我们村有七八户人都得了同一种病，请来的大夫

给开了药方，可是一服药就要二百文，还得连喝十服才

见效。我们家穷，抓不起药，所以⋯⋯”

他偷瞄一眼刚刚训得他们狗血喷头的教书先生，把

剩下来的“下情”统统省略，生怕再挨一顿臭骂。

如今市价，斗米十文，十服药便是二十石米的价钱，

难怪他们负担不起。

欧阳子夜看见他的小动作，微微失笑，道：“既如此，

烦大哥领路，让我先看看病人，再做计较。”

笨匪三人组大喜过望，又是一阵推推搡搡，仍以矮

个子打头阵、壮汉殿后的队形为她开路。

她转向似乎有话要说的容劼，笑道：“容公子如果愿

意的话，一同前往可好？”

像是笃定他会应允，她不等回话，便随着前三人的

足迹跟去。

容劼瞪着她修长优美的背影，大生闷气。

笨女人，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

人之心不可无”呀？一个女孩子家，还是个年轻貌美的

女孩子家，居然听人家随便两句话就傻傻地跟着走。万

一别人骗她，也带到隐僻处打昏了拉去卖或是先奸后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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